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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回国，在上海浦东机场，
惊喜于洗手间智能马桶的启用和机场内
新运行的轻轨。那天等出关手续办好，
再到琳琅满目的免税店转一圈出来，我
乘坐的航班行李已经被取走了一大半。
远远地看到自己的箱子在转盘里等着，
我不禁窃喜，这一路辗转颠簸的 20多小
时飞行终于快结束了。

可等我把行李从转盘带拿下来，箱
子上不见了密码锁。我把箱子翻过来倒
过去地看，希望可以找到锁的踪影。大
约因为我的反常举动，旁边的工作人员
问：“这是你的箱子吗？”我掏出登机牌
递了过去。还没等工作人员接过去细
看，我已经看清楚箱子的标签纸上写着
不同的号码、不同的名字，这只外观一
模一样的箱子并不是我的。

我顿时惊诧得半晌无言。工作人员
反倒是见惯不怪的，确认了我的行李不
在剩余的箱子里，她断定是别人拿错了而
且已经离开。她领着我到服务台做登记，
然后从电脑找出那箱子主人的电话，美国
号码，打过去居然是空号。

填表格时，我的脑海一片混乱，想着

后面将是怎样的折腾。我向工作人员提
出，是否我可以把拿错的箱子带走，等当
事人发现时，我们交换会方便一点？工作
人员答：“现在不确定到底有几人拿错行
李，行李必须留机场。”我忍不住嘱咐道：

“那麻烦请拿错的人来取行李时把我的行
李带过来。”工作人员笑了：“你放心，我们
会要求他们把你的行李先送回给你。”

是吗？是啊！我即便有一千个疑
问，也只能空手离开。幸好我那天不是
转机回家乡，而是要去上海附近的小城
太仓出席一场颁奖典礼。

在去太仓的路上，当地来接我的侨办

领导帮着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分析了
个遍。我的心也随之越来越灰，拿错箱子
的人要是在上海转机的，那我的行李拿回
来的时间会不会是我回美国的两周之后？

到了太仓接近午夜，几近有些绝望
的我听到电话响了，是拿错行李的人打
来的，小姑娘的态度非常友好，一再致
歉，问清楚地址后答应把箱子送过来。
第二天上午她真的开车把箱子送到了酒
店。漫天的乌云顷刻间散了，虽然有惊
有险有点波折，但是结局还算皆大欢喜。

朋友都感叹小姑娘是好人，把行李
及时送了过来，我才会这么幸运。此

外，还得感谢浦东机场，他们后来又打
来电话确认我是否收到行李，这件事情
若是没有他们的及时发现和帮助，等我
把箱子拖到太仓才发现错误，或者他们
并不要求拿错箱子的送回给本人，事情
处理起来可能会麻烦得多。

祖国近些年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各
项事业不断进步。从我这次拿错行李事
件来说，机场的工作细节无可挑剔，服
务上和很多国家相比毫不逊色。国外有
人惊诧于中国的腾飞但在某些细节上又
挑剔，也许他们可以把目光停留得久一
点，看到这里的细节也在打磨……

河东大地历史深远，文气
氤氲，随便一棵树，随便一块
石头，随便一处什么地方，很
可能就有着上千年乃至更久远
的经历与见证，这样的地方，
在意义上等同于大自然的千山
万水，神奇造化，使每一个后
来者，都尽显渺小与短促。渺
小与短促不是来自某种指认或
者强加与妄加，而是来自自身
的体察与觉悟，明白人生倏忽
一瞬也绝非某种错觉。

在这里还常会有接通远古
的梦幻时刻。

这片黄河三角洲的沃野，
无论大河以南的豫省，隔河西
望的秦地，还是河东这边的千
里平畴；无论是隐入九天音讯
久远的神话传说，还是根植于大
地的人文历史，都浓厚得常给人
一种流不动的感觉。世界上没
有哪一个地方会同时汇聚了如
此多的远古圣贤，单是尧、舜、禹
三位华夏始祖，便足以使得这
一片高山平地大河沃野光焰万
丈了。

在这样的地方，一个人即
使走累了，走得大汗淋漓，精
疲 力 竭 ， 也 不 可 随 便 到 处 乱
坐，因为只怕一不小心就会坐
到某位先贤从高山之巅垂下来的手上、脚上，一不小心
就会坐到某一段历史的断茬处，甚至直接坐在别人每日
食用的盐上，当然也有可能你直接坐到一把幻化为石头
模样的剑上，直接坐到一片凝固了三千年的血上。

我个人的感受，“运城”这两个字，看上去就很热，
每次看见，都如同置身于盛夏七月，烈日炎炎，熏风南
来，同时还会引申出一种纷拥繁忙的印象。而“河东”
就凉快多了，虽然它们都共同指向同一个地方，同一片
区域——大河以东这片富庶平原，锄禾采莲，麦浪滚
滚，一派典型的河东景象。

永济的一座木楼——鹳雀楼，因为一首诗，一首只
有四句的诗而闻名千年，并非因那一群叫鹳雀的鸟，不
过它们也因此永远地留在了历史之中，千年以来一直在
飞翔，蹲伏其上。

鹳雀们，鸽子们，应该还有乌鸦喜鹊们，或许还有
少数胆大一些的麻雀，最早出现在这个木楼上，仅仅只
是为了栖息一下，休整一会儿，上千年过去了，其实至
今也仍然还是最初那同一个目的。一路高飞，飞累了，
一抬头便发现了高出地面好几丈的这个楼阁，有檐有
角，拔地而起，一个最安全最清静最无人惊扰的理想之
地，附近有田野，有粮食可果腹，还有水可饮用，可对
镜自揽，顾影自怜，还可临水飞翔。鹳雀们，鸽子们，
乌鸦喜鹊们，麻雀们，它们会认为这是专门为它们修筑
搭建的一个临时家园么，它们不说，也没人知道。年纪
大的可能不会相信这是专门给它们盖的，怎么可能会发
生这种事，用一只脚思考一下，用一个翅膀随便想一
下，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许只有那些自出生以
来从没受过什么挫折和打击的小鸟们，才会觉得这个高
高在上的台子很可能就是为了它们才存在的。不然呢，
它独自矗立在这里干什么，里面没有炊烟，没有乱七八
糟的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没有人寝住，没有人烟熏火燎
地煮粥、炒菜、蒸馍，没有男人醉醺醺地饮酒、呐喊，
没有女人孩子吵闹，那就只能是给它们准备的，那当然
就是专门给它们准备的，它们飞累了，飞不动了，就上
去趴一会儿，坐一会儿，除此之外，难道还会有别的原
因么，没有了，一定没有了，这就是它们的一个港湾甚
至家园。

某一天，从远处急匆匆地来了一个人，又急匆匆地
奔那个楼上去了，上去溜了一圈，后来就又下来了。叫
什么名字，叫王之涣么？回答说不是。

又一天，一个人悠闲地走来，独自上了鹳雀楼，也
是上去遛了一圈，然后就下来了。

这个人叫王之涣，这个人才是王之涣。
如果王之涣没有来过永济，鹳雀楼就只是一个寂寞

的木楼；如果王之涣来过，却像众人一样，只是上去白
白地遛了一圈，下来以后一个字也没写，鹳雀楼仍然什
么也不是，没有几个人会知道，可能只有本地某些人知
道城南有那么一个木楼阁，周边其他县的人也未必知道。

日有所见，夜有所思，王之涣在窗前徘徊，觉得似
乎入睡前应该写下点什么。是的，必须写下点什么。不
必多长，几句足以。

鹳雀楼如此，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莫不如
此。

它们能够成为千年绝响，无不是因诗或因文，而非
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事物。

今天的人更注重各种实用价值，诗有用么，很多人
认为没用。然而，除去自然形成的众多胡泊，大地上还
有很多人工修筑的水库，有的水域面积之大，远超西
湖，令人望洋兴叹。为什么那么广阔清澈的水面却寂寂
无名，只是一片寂寞的野水？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因为它
们统统与诗无关，与史无关，与文无关。苏小小没有去
过，岳飞没有去过，白居易没有去过，苏东坡没有去
过，更多纸上遗墨壁上挥毫的其他人也没有去过……去
得最多的是水鸟、野鸭，早些年可能连水鸟野鸭也没
有。这些年最常见的是一些带着马扎或躺椅的垂钓者，还
有一些露营者，钓竿伸进水里，帐篷扎在草上，人或打盹，
或低头盯着手机，从后面看，一个标准的聚精会神的阅
读者甚至思想者的形象跃然水边。

解州常平村里的少年关羽，捧读 《春秋》 的青年云
长，端着河东的碗，吃着晋南味道的饭，那时的他可曾
想到过自己日后被封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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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阳光聚焦在河口古镇的石板
路上，落成一个哈哈镜，将老街年代感
折射出来，有点变形。千年的繁华已经
衰落，码头不见拴缆的船只，街道不见
行人，唯有几家百年老字号招牌，见证
了曾经的繁荣。河口老街道路长长，似
乎永远走不到尽头，可观当年的格局与
气派。阳光炫目，他看到一排身影，被
太阳拉得长长，投影在石板路上，是众
生的影子，自己的影子，抑或是朱熹、
吕祖谦袂袖长袍，投射在北武夷的古道
上。人在走，影子在动，是朱熹的千年
之魂在召唤他，该去鹅湖书院拜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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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初夏上午，夏花正繁华，
青山葳蕤，一片嫩绿田野从车厢两边擦
肩而过。白鹭的影子映在水中央，他
想，兴许就是一群白衣隐士还魂吧。弃
舟上岸，穿过山谷里的田畴，白色的马
樱花正盛，一群南宋的官员与学子身着
白衣，宽袖博带，从历史深处走了出
来，朝鹅湖寺方向纡徐而行，第一位是

“浙东学派”先驱吕祖谦，第二位非大儒
朱熹莫属，第三、第四位，应该是陆九
龄、陆九渊兄弟。

事情是从吕祖谦的春天武夷山行开
始的。已经 3 年未见朱熹，他有点想老
友了。那天，他带着小厮，出婺州城，
转往新安江，过上饶境，往武夷山崇安
的精舍会朱子。吕朱两家是世交，吕祖
谦开“浙东学派”之先声，创立了“婺
学”（又称金华学派），吕祖谦与朱熹、
张栻并驾齐驱 ，堪称“东南三贤”。前
不久，接到朱熹从崇安捎来的信 ，请他
去编 《近思录》，于是他来到朱熹的精
舍，见到了朱熹。两个人一边编书，一
边讨论理学。因吕祖谦颇重视读史，而
对四书五经发力不够，故有一次他的门
生向朱熹请教，朱熹多少有些不满，说
吕祖谦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
会。尽管这样，却不妨碍两人成为世
交，朱熹大儿子就投在吕祖谦门下。南
宋一朝，对于理学分成两脉，一脉乃朱
熹论，持的理学观念是，“人之初，性本
善”得由读书而来，唯有读书，才能让
人变好。而另一脉则是陆九渊，抚州金溪
人氏，持心学之说，认为人之所以向仁、向
上，是天赐善良，唯有心学之悟，方能成
仁。两派一如武夷山南北一样，心学之道
居武夷江西境内，渐成大势，追逐者甚
多。不少县学庠生，皆以心学的标准，孜
孜以求人生道义，几乎与理学形成两分天
下之势。那天在采集周敦颐、张载和二程
的语录时，朱熹说到了“脱略文字，直趋本
根”的陆学主张。吕祖谦说，您与陆九渊
不妨来一场世纪之辩呀，究竟是心善成
仁，还是后学得道。朱熹拍手，说此意正
是吾之所想，辩一辩也好，对诸生皆是幸
事。吕祖谦说，那得麻烦您随吾走一趟
呀。

去哪？朱熹问道。
越过黄山岗，去武夷之北的鹅湖寺

吧，于你，于陆九渊都是中间地带。
于是，吕祖谦修书一封，寄往抚州

府金溪县陆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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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脚踏下车门，落在鹅湖书院停
车场。阳光正烈，绿树郁郁葱葱，万物
生长，夏风吹得花摇叶颤。仿佛朱熹、
吕祖谦和陆九渊率众学生而来，他感受
到了历史的体温与呼吸，统统从植物细

胞孔散发出来。他朝鹅湖书院走过去，
一道向武夷山而开的礼门，坐东向西，
白墙黛瓦，拱门为长条石砌的门槛，下
方上圆，门上有一木亭，由两层横梁相
撑，横卧门头，飞檐斗角，东西南北四
角，如凤鸟仰首朝天一鸣，更像四条鲤
鱼，穿越江河，欲借惊涛之势，一跳龙
门。斗拱下方的白墙上，镶嵌一块石
匾，上书四个字：鹅湖书院。四周框边
所嵌，为清道光年间铅山县令李淳的真
书，写的是欧体，一点一横，横撇竖
捺，皆力透石壁，紧凑，收敛，却氤氲一派
殿堂气象。他跨进门槛，仿佛跨越一扇历
史之门，南宋书院生活向他涌来。草地跳
跃一群喜鹊，啼声长一声，短一声，似乎是
穿黑袍的庠生在读经呢。进门，惊起喜鹊
一群。他蓦然回首，礼门与鹅湖书院石匾
同高的地方，墙上嵌着一块阴匾，也是四
字真书：圣域贤关。气贯古今，让人一脚
踏进了大宋年代。

朝前走便是鹅湖书院的正门，历史
的风景与荣耀仿佛凝结在此。透过正门
望过去，石牌坊与泮池惊现眼前。坐北
朝南大门挂着李淳所写的横匾，上书 4
个字：敦化育才。换成了颜体，颇有点
四梁八柱泱泱气派。李淳将馆阁体提升
到真书之境，临了颜字，又得欧书之
韵。跨进大门，建于大明正德六年的青
石牌坊，经历 500 余年的风雨，石构件
由青变黄。然而，那种汉阙格局构造，
明牌坊样式，仍不失为一座石雕艺术的
精品。石牌坊由 4 根石方柱隔成 3 道天
门，中间走帝王，两边出入臣工。4根柱
子下方，皆紧贴两片云纹半开的石柱支
护。牌坊高于书院建筑，四柱鼎立，顶
天立地间，预示着江山永固。

这座牌坊四道横梁雕刻了 4 种境
界，一横石梁一道仙境，次第升高。第
一道为人间仙葩图，东侧刻有一树古
梅，寓意颇具匠心，梅傲寒雪意指熬得
寒窗苦，才会有春闱景明春和。西侧与
之对称的是荷叶含苞，小荷才露尖尖
角。中间嵌有镇邪之天罡地煞，传统的
云纹浮雕。第二横梁为白匾，正面额联
仍为李淳所书：斯文宗主。上方图饰为
一对鸿雁鸣春，背面仍是李淳之书：继
往开来。斗大的馆阁体，若腹无芳华，
气沉丹田，纵使半生饱学，亦难傲视群
雄。李淳生于齐鲁，挟东岳之天岚，足
以令狼毫力裂花岗、雄镇武夷了。上方
图案换双凤衔彩带，两头斗角，雕有第
一个层级鲤鱼跳龙门，鱼头朝下，鱼尾
冲天一摆，如鲲鹏展翼。第三根横梁额
联在“斯文宗主”的大字上，刻了一幅
图，莘莘学子，十年寒窗，南天之门蓦
然洞开，天宇殿堂惟我独尊，前边就横
着一道龙门，鲤鱼欲跃，向天出水，一
跃而登凌波阁，穿云带雨，掀起涛汹

涌。背面则是一座文笔塔，塔下接着一
座方城，大门上方嵌有阴刻两字“听
花”，文笔塔上，祥云飞绕，浮于天际，
白鹇、仙鹤衔云而来。正反两面的石雕
主画，都雕了两根楠竹，节节高，吉祥
祈愿不言而喻。而两扇石雕镂空窗花，
透着春风得意处，金榜题名时的含义。
两边的飞檐高低不平，一边各有一神兽
镇邪，另一处则是对称的鲤鱼跳龙门。
堪称十年一梦寒窗苦，一朝龙门殿堂
高，皆浓缩于一座石牌坊之上。他走过
石坊，石拱桥就在前边，两边修有泮池，
一桥切荷塘，两个泮池可和美成圆：“思乐
泮水，薄采其芹。”古时士子取泮池水芹插
帽，孔泽流长，泮池为学宫标配。他看到，
拱桥石块扶栏起了包浆，留有朱子与吕祖
谦陆九渊的屐响。他们的倒影映在泮池
水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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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想象中，那个初夏的傍晚，
朱熹与吕祖谦就站在泮池的拱桥上，迎
接陆家兄弟到来。事实上，泮池与拱桥
为明正德六年江西提学副史李梦阳命铅
山知县秦礼复所建，此刻的鹅湖书院与
彼时双雄相会的鹅湖寺并非一个地点。
一个在山之上，登高远望，一个在山之
下，蛰伏斯谷。然而，他伫立于鹅湖寺
山门前，仿佛看见朱、吕两位先贤弃舟
上岸，与陆家兄弟走过来了。

吕祖谦是陆九渊春闱时的考官，有
师生之谊。而朱熹则对比自己年少的后
起之秀另眼相看，毕竟是好友吕祖谦的
学生，虽有点狂狷，但哪个少年才子不
英姿勃发，激扬文字。那天初识，吕祖
谦先将陆九渊五哥陆九龄介绍给朱熹，
朱子定睛一看，此人仪表堂堂，年龄仅
比自己小两岁，是心学创始人之一。朱
子少年得志，18岁乡试为贡生，19岁考
进士，22岁授泉州同安县主簿，比陆九渊
仅大 9 岁，成名很早，仍不失谦谦君子之
风。当吕祖谦将陆家小弟九渊介绍给他
时，朱熹有点惊为天人，谦辞道，久仰，久
仰！寒暄几句，吕祖谦问陆家五哥，最近
又做何大功。陆九龄说，大功不敢，来鹅
湖前，恰好拂晓时分，吟诗一首，还在来的
船上与九渊切磋呢。吟来听听！吕祖谦
请求道。陆九龄揖礼：“孩提知爱长知钦，
古圣相传只此心……”

朱熹一听，不禁哑然失笑。宋诗皆
说理，陆九龄也概莫能外。自己吟诗虽
然有时也理学大于意象，诗意匮乏，毕
竟还有“胜日寻芳泗水滨”一首，一句

“万紫千红总是春”的诗眼，足可以千载
不朽。而陆家五弟上来便是“古圣相传
只此心”。擎起心学的大旗啊。陆九龄吟
毕，朱熹对吕祖谦笑道：“好一个‘留情
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我看陆

九龄兄，已经上了九渊的船啦。”
兄弟同船而渡，看来陆家兄弟是朝

吾渡来啊。朱熹感叹道。
今日舟车劳顿，暂且不论，回书舍

休息。吕祖谦打圆场道。
翌日双雄正式开辩，吸引了江左英

才聚集，数十名官员、学子与会，参与
听双雄辩会的士子达二三百人，堪称历
史之会。

陆九渊上来便说，昨日初会朱熹，心
仪久矣，终得一见，吾兄吟诗以贺初识。
昨晚我也和了一首同韵。他饮颈而吟：

“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
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
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沈。欲知自下升
高处，真伪先须辨古今。”

朱熹想，陆九渊上首联又落在一个
心字，自认为心学是易简工夫，而结句
则暗讽理学支离事业，剑指自己啊。

朱熹兄怎么看？
朱熹说，陆九渊重心学，崇易简工夫

太久，还说典章有支离之病，偏颇也。
吕祖谦仰首一笑，陆九渊和诗，句

句说理，字字用典，诗学之风是在追朱
熹啊，我看是上了朱子之船？

哈哈！吕祖谦很智慧地圆了昨日的
难堪，朱熹倒也释然。

第一场双雄论开始。辩题为 《周
易》“九卦之序”，是朱熹和吕祖谦出
的，辩方是朱熹、吕祖谦，答方陆九
渊。意在煞煞陆九渊的傲气。

岂料，陆九渊侃侃而谈，从容不
迫，口若悬河。果然一代英才，吕祖谦
识人。朱熹下颌轻点，暗自称奇。“九卦
之序”未难住陆九渊，他回答得如此巧
妙，简直就是心学的宣言书。

第二场辩的是书院山长的教法。这
本是朱熹的长项，中国的四大书院，朱
熹在三大书院任教席。朱熹继承二程，
主张心、理有别，理是本体；心只是认
知理的主体，惟有博览力学，方可穷究
实理。陆九渊兄弟，则开心学先河，认
定理先天就在每人心中，良知良心乃人
生所固有，故吾心即理，吾心即是宇
宙，关键在发乎本心，求心悟，才能见
心明理。朱熹哈哈一笑，斥心学有禅学
倾向；陆九渊不屑理学，以为太过于支
离繁琐，心学远比理学简易可行。

理、心，在一步之间，中间却横亘一座
武夷山最高峰黄岗山，一岭分南北。

第四场，论道中庸。君在其高，须
不施暴政，休养生息，更不掠黎民。君
在远，位卑未敢忘忧国。然纵使这类话
题，亦未能达成共识，最终君子和而不
同。鹅湖相别后，朱子谈起陆家兄弟的
人品，仍赞叹不已，也展示了南宋一代
大儒的襟怀，遂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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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回去了。北武夷的白鹇低空掠
过，穿行于林间，长长尾翼如南宋仙女
袂裙，引领他回汴京。北武夷的黄腹角
雉在咕咕鸣响，喊魂，招魂，召他登高
黄岗山。

武夷山顶风好大，时而雾掩，时而
雨来，时而云开，时而日照。蓝天下，
他又看见朱熹与陆九渊兄弟在信江河口
镇码头相别。陆家兄弟回抚州金溪，朱
子入鄱阳湖，去庐山下的白鹿洞书院。
一叶扁舟向洞庭。惟楚有材，于斯为
盛，何止是写给岳麓书院的，更是写给
鹅湖书院的。

天掠天鹅之翼，鹅，鹅，鹅，曲项
向天歌，鹅湖书院，那场八百多年前的
双雄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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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行李引起的遐思

夏 婳（美国）

鹅湖书院的那场双雄会
徐 剑


